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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７０ 年巡礼·

提升女性职业健康素养， 构建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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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妇女劳动卫生研究始于上世纪 ５０ 年代。 在过去的

７０ 年中， 经历过辉煌， 也经历过低谷和无奈， 一路上写满了

一代又一代专业人员的酸甜苦辣和不懈追求。 近年来， 新一

代的专业人员重新举起妇女职业健康研究的旗帜， 沿着前辈

们走过的足迹， 面对诸多新挑战， 开启了系统的探索与研究。
值此建国 ７０ 周年之际， 我们通过此专栏对妇女职业健康的研

究成果进行专题报道。
《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 白皮书指出，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全

国女性就业人数为 ３４ ６４０万， 占就业总人数的 ４５％， 劳动密集型

行业从业人员女职工占 ７０％以上， 超过六成的女职工在工作场所

不同程度地接触职业危害因素［１］。 职业危害对女职工生殖健康及

其子代健康的不良影响， 不仅关系到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可持续发

展， 也关系到中国未来人口素质的提高。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在巴布亚

新几内亚莫比兹港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 （ＡＰＥＣ） 性别智慧工作

场所研讨会上， ＡＰＥＣ 向所有经济体提出了构建工作场所妇女健

康、 安全和包容性的倡议［２］。 我国在ＡＰＥＣ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倡导智慧工作场所， 构建工作场所妇女健康、 安全包容性” 是

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也是我们面临的艰巨挑战。
女性在家庭和经济社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其健康意识与

行为方式将直接或间接影响一个家庭、 一个群体的健康乃至人口

素质和社会发展， 提高女性职业健康素养是从个人角度提高健康

意识的根本方法。
１　 工作场所女性健康问题

女性劳动力人口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新材

料、 新工艺、 新技术和新生产方式的应用， 使女性接触的职

业危害更加复杂， 面临的职业健康问题也更加严重， 大批育

龄期女性面临职业危害带来的生殖健康风险。 ２０１６ 年一项涉

及十余个行业的妇女健康调查发现， 女性月经异常发生率

３４ ９％， 生殖系统感染的总患病率 ５０ ５％， 不良妊娠结局发生

率为 ６ １％， 妊娠相关疾病 （并发症） 发生率为 ５ ７％， １ 年

不孕率为 ２５ ４４％； 心理健康问题总阳性率 ３３％， 主要表现为

强迫症、 躯体化症状和抑郁［３］ 。 生殖系统恶性肿瘤持续高发，
生育困难现象普遍存在， 出生缺陷率呈现上升趋势［４］ 。 在现

代用工制度下， 女性除了面对传统的职业危害， 还面临工作

压力、 工效学因素、 工作模式、 工作与家庭的平衡等职业相

关因素对健康的影响。
２　 健康素养与职业健康素养

健康素养 １９７４ 年由美国学者 Ｓｉｍｏｎｄｓ 首次提出［５］ 。 健康

素养是针对自身实际的健康问题所需的获取、 理解、 评价和

利用信息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综合能力， 定义为 “个人

获取和理解健康信息， 并运用这些信息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

的能力”， 被公认为是维持全民健康最经济有效的策略之

一［６］ 。 我国从 ２００７ 年正式启动健康素养的研究工作， 健康素

养作为重要指标纳入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十二五”、 “十三五”
规划和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 规划纲要》， 是衡量国家基本公共卫

生水平和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 已有调查显示， 除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和收入外， 职业也是我国居民健康素

养水平的影响因素之一［７，８］ 。
目前国内外对职业健康素养尚无明确的定义。 Ｋｉｍｂｅｒｌｙ

（２０１４ 年） 将有关职业安全与健康 （ＯＳＨ） 的健康素养称为

职业健康素养 （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ＯＨＬ）， 定义为

“个人在工作中具有职业健康和安全知识获取、 理解和处理能

力， 从而做出恰当的决定” ［９］ 。 由此我们提出女性职业健康素

养的延伸定义为 “女性在工作场所应当具备的职业健康知识

的学习能力、 职业健康风险的感知力和沟通能力、 职业危害

的防护能力和自我健康管理能力”。
３　 倡导女性职业健康素养的重要性

工作场所的健康与安全密不可分， 具备职业健康与安全

知识与技能是避免职业病及职业危害损伤， 保护女性工作场

所健康的根本保证。 具备良好健康素养的女职工， 具有较强

的自身维护健康的意识和防护职业危害的能力， 更能关注于

健康工作环境的营造， 这些因素有助于促进女性职工自身健

康， 提高工作效率， 产生健康工作效应， 有利于促进性别平

等、 公平劳动、 体面劳动。 职业健康素养是工作场所自我健

康管理的基础， 提升女性职业健康素养在工作场所健康管理

与健康促进中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低健康素养通常会对妇

女生殖结局造成负面影响［１０］ 。 ２００９ 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

报告显示， 男性健康素养水平高于女性， 低文化水平组是重

点关注对象［１１，１２］ 。 伊朗的一项调查也发现， 健康素养低是年

轻女性的常见问题， 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１３］ 。
职业女性多处于生育年龄， 承担着家庭与工作的双重责

任， 除了与男性面临同样的职业健康风险， 还面临特殊的生

殖健康问题和下一代健康问题。 随着职业健康素养研究的深

入， 研究对象更加细化， 工作场所女性职工这一特殊群体的

职业健康素养状况、 存在的问题、 应采取何种措施促进和提

高等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３４２·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第 ３２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Ａｕｇ ２０１９， Ｖｏｌ． ３２ Ｎｏ． ４



４　 女性职业健康素养主要内容及评估方法

女性职业健康素养主要内容应包含基本知识、 基本行为、
基本技能三方面内容。

基本知识包含： 职业健康相关的法律法规； 劳动者享有

的职业健康相关权利义务； 用人单位在职业病防治中的法律

责任和社会责任； 工作场所职业有害因素、 健康危害及职业

防护； 职业性有害因素对女性生殖健康的特殊损害； 女职工

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及特殊生理时期的劳动保护； 与工作相

关的肌肉骨骼疾病等其他健康问题的预防； 职业压力、 职业

疲劳的成因及其健康影响等。
基本行为包含： 有害作业工作场所配戴合适的个人防护用

品； 遵守工作场所仪器设备使用及工作岗位操作规程； 参加用

人单位组织的职业健康教育、 职业健康检查、 职业健康促进相

关活动； 参加各种心理健康促进活动， 建立社会支持环境， 保

持良好的情绪和心态； 养成良好的工作与生活行为习惯。
基本技能包含： 读懂警示标识、 警示说明、 化学品标签

的技能； 正确穿戴个人防护用品的技能； 识别和处理职业健

康问题及自我健康管理技能； 工作场所应急设施使用与自救

互救技能； 法定职业病与职业相关疾病的预防技能； 压力沟

通、 心理放松及减轻职业疲劳的技能； 防范工作场所暴力、
性骚扰的技能。

开展职业健康促进， 应坚持改善工作环境条件与提升职业

健康素养同步推动的原则。 提升工作场所女性职业健康素养是

职业健康促进的一个有利切入点， 是一项系统工程， 是促进女

性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的保障。 这项工程要坚持领导层支持、
员工参与、 多部门合作、 持续改进的原则； 坚持享有公平劳动

和体面劳动的原则。 用人单位应建立制度， 明确责任， 制定工

作计划， 提供必要的活动场所， 保障培训时间和经费等， 组织

职业健康素养评估。 职业健康相关知识的知晓率、 女性职业健

康相关行为的实践率、 女性职业健康相关技能的掌握率等可以

作为工作场所女性职业健康素养的评估指标。
５　 开发女性职业健康素养测量工具

提高健康素养的前提是准确地测量健康素养［１３］。 原国家卫

生部于 ２００８ 年颁布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础知识与技能

（试行） 》， 出版了 《健康 ６６ 条———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读本》，
并从公共卫生视角设计开发了针对一般人群的 《中国公民健康

素养调查问卷》， 为我国健康素养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

用。 问卷共 ７１ 个问题， 涉及职业卫生、 职业防护仅 ４ 个问题，
包含 “是否赞成用人单位应该为员工提供职业危害防护培训”、
“是否赞成用人单位必须为员工提供防护设施及用品”、 “我国

是否有专门保护从事有毒有害工作的劳动者权利的法律， 是哪

一部法律”， 这些问题尚不能体现职业健康素养水平， 更无法

对工作场所健康、 安全保护起到指导作用。
一些学者对职业健康素养评价工具的开发， 由于测量内

容局限于阅读认知层面， 未能真正体现职业健康素养的内涵。
《职业健康促进技术导则》 （ＧＢＺ ／ Ｔ ２９７—２０１７） 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７ 日颁布， 其中规定了开展职业健康促进的目的、 基本原

则、 基本内容、 步骤与方法及相关伦理， 适用于用人单位和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开展职业健康促进活动， 基本未涉及

女性职业健康素养方面的内容及方法。
在工业化、 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 迫切需要从公共卫

生视角出发， 结合我国女性职工的特点， 创建有效测量女性

职业健康素养的工具， 研究编制针对女性健康素养的指南、
评估标准和健康促进方法。

总之， 健康安全的职业环境和良好的职业健康素养是维

护职业健康的根本保证。 工作场所女性具备职业健康素养才

能保持更健康的状态。 倡导女性职工开展自我健康管理， 对

于改善女性工作场所的健康与安全、 保障生殖健康以及人口

健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规范女性职业健康素养内容与评

估， 对于指导用人单位开展职业健康管理和建立女性职工的

健康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７０年披荆斩棘， 风雨兼程。 作为具有 ４亿多妇女劳动力的制

造业大国， 妇女职业健康保护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希望本专栏能

为深入研究妇女职业模式及其健康需求， 结合实际， 制订针对不

同行业、 不同作业方式女工的健康保护规范和工作指南， 不断完

善保护我国妇女健康法律和政策体系建设提供信息支撑。 妇女

职业健康研究需要卫生学、 社会学、 人口学、 经济学等多学科

的参与， 我们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同舟共济， 国梦共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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